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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转义：石狮市的迎神赛会
与乡村篮球竞赛*

■赵满儿

［内容提要］本文以福建省石狮市的乡村篮球竞赛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讨论二者互动与融合的

内在逻辑和历史过程。石狮地区的篮球竞赛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转义过程，篮球在 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

起初传达了一种对身体的现代性理解，而后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成为塑造新国民身体的方式。自 80
年代以来，它日渐被传统的民间信仰仪式所吸纳，成为迎神赛会中的一个常见环节。这个复杂的历史过

程，既体现了地方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和改造，也呈现出民间信仰吸纳、融合其他文化形式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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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3CMZ042）的阶段性成果，曾在中国社会学会 2023年学

术年会“社会人类学：学科前沿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构建”分论坛上发表，感谢张力生、杜树海、徐飞

倩、张帆等与会学者提出的宝贵建议。

一、引言

2022年 9月 12日至 16日（农历八月十七日至

二十一日）间，每晚 7点 50分到 9点，福建省石狮

市永宁镇沙美村的灯光球场都举行激烈的篮球竞

赛，球场中的座位早早被观众们填满，场外也铺设

起一条街道的小吃摊位，为前来观看竞赛的人群

服务。球员、村民、商家和观众似乎都在这个场

合中互相激发着热情。这场名为“美江杯”的企

业篮球邀请赛，一共有 6支队伍参加，分别名为永

星俱乐部、世纪广告、锦亭门厂、聚力世兴达、东

店篮协、集英护农狩猎，分为两组进行比赛。

举办这场比赛的名目是“大禅祖师文化节”，

为了庆祝沙美村最重要的挡境神（社区的保护

神）“清水祖师”的诞辰。清水祖师生于农历八月

初十，在以往的年岁中，村民们常常在这一天组

织前往安溪县清水岩谒祖进香，此后的几日间会

敬演几场戏剧，以作酬神。2022年，这场盛事增

添了一个热闹的环节，即在当地备受欢迎的篮球

竞赛。

将球赛与迎神赛会相结合，在今天的石狮地

区并非孤例，而是一种颇具普遍性的模式。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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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约在 20世纪 20年代传入华南，它自被发明

以来就是一项大众化的运动，对场地和费用的要

求都不太高，因而传播非常迅速。及至 1950年，

石狮市就曾以农历七月“普渡”为名义举办过球

赛，使篮球开始与地方节庆产生关联，80年代以

来，越来越多的节日、庆典和迎神赛会中都增加

了篮球邀请赛的环节，使二者之间形成了紧密的

结合。

在仪式研究的经典理论中，对身体运动、竞

赛游戏的讨论历来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仪式过

程中的体育竞赛，往往被认为可以通过特定方式

进行身体技术的展演，从而构建出一个有意义的

情境，来集中表达仪式的情感和象征。然而，篮

球运动自传入中国以来，它的身体实践中承载的

是现代性的教育意图，而迎神仪式所表达的，则

是传统民间信仰的时空结构、符号象征以及文化

逻辑，这二者在意义上并非天然相融。因此，它

们的结合就向仪式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

传统民间信仰仪式与现代体育运动之间的

结合何以可能？它是经由怎样的历史过程形成

的？其所传递的文化意义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

化？以此为思考起点，首先需要简要回顾体育人

类学与仪式研究的相关成果，并从沙美村大禅祖

师文化节中的“美江杯”企业篮球邀请赛这一个

案出发，考察篮球运动在石狮地区的发展历程，

在此基础上，讨论篮球竞赛与传统迎神活动之间

从对立到融合的意义转型过程，以考察民间信仰

仪式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变化。

二、体育竞赛的现代性与地方性

自 19世纪以来，人类学家们在民族志中记录

和分析了各种不同文化中的体育运动，其中很大

一部分是从仪式研究的视角出发的。泰勒（Ed⁃
ward Tylor）首先将体育运动置于游戏的范畴之

中，讨论了它的起源问题；其后，歌美（Alice Gom⁃
me）、库林（Stewart Culin）等学者继续拓展了这个

问题，将游戏的产生与宗教仪式相联系（杨长明

等，2021：597-603；Dyck，2004）。

这一阶段的研究被视为一种“单线现代化研

究范式”，在这种范式中，传统体育和现代体育之

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前现代的体育运动往往具

备仪式性的特征，而在工业社会兴起后，这种特

征被弱化乃至消失了，体育的重心转移到了赛事

记录和经济产值上（Besnier & Brownell，2012：
444-446）。范可在讨论现代体育的兴起过程时

也强调，“现代体育的兴起可以用波兰尼的‘脱

嵌’作为一个隐喻性概念来解释。只有游戏或者

比赛之类的民俗活动不再服务于社会生活的其

他方面，如迎神赛会之类，现代体育方可能具备

产生的条件”（范可，2022：68-82）。在这种范式

下，对传统运动和现代体育的理论解释呈现出不

同的面向，传统社会中的体育运动往往依附于仪

式活动，现代体育则被认为是独立的场域。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前后，人类学领域出现

了后现代的范式转向，体育运动的现代性与地方

性也获得了更丰富的解释。在讨论现代体育，或

者说是西方体育运动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时，学者

们发现，现代体育与地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会对

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罗宾·福克斯

（Robin Fox）较早关注了这个议题，他讨论了棒球

的传入给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社会带来的影响。

传统的普韦布洛社会看似十分和谐，但这种和谐

只是被有意营造出来的表象，实际上，当地的人

际关系中充满猜疑和恐惧，两个人之间一旦出现

公开的语言冲突，就有可能导致村落的内部分

裂，指控他人行使巫术是尤为严重的。因此，普

韦布洛的社会制度强调人际之间的和谐合作，尽

量消除对内部不和的公开表达。同理，为了避免

社群之间的冲突，当地的传统竞技比赛都不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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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固定的社群为单位举行，而是通过另外的方

式选拔队员，竞赛的队伍本身也不是永久性的。

但是在棒球传入之后，这种传统被打破了，当地

成立了两支互相竞争的球队，每年固定进行两次

比赛，这导致了大量的公开争吵和冲突，打破了

社会原本的和谐表象，即使议会出面调停，也未

能彻底解决问题。福克斯提出，棒球的传入在此

前基本上没有竞争的社会制度中加入了竞争的

元素，使得过去被压抑的矛盾在这个特定的竞争

场合不断得到宣泄（Fox，1961：9-16）。

在另一些案例中，现代体育的传入并不会破

坏原有的社会结构，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其

中。研究者认为，体育的意义具有很强的可塑

性，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意义解释，世界各地在

接受了外来殖民者的体育运动项目后，常常会对

它的意义进行挪用和重塑，甚至反过来利用它来

对抗殖民者（Besnier & Brownell，2012：447）。

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曾经讨

论过板球运动在印度的本土化过程。板球由英

国殖民者带入印度，对于印度而言，处理殖民时

期的遗产是其重要的课题。板球最初是维多利

亚精英文化的一部分，殖民地官员认为，对板球

的推广有利于传播英国崇尚的价值观。同时，印

度上层阶级也出于对维多利亚文化的向往而支

持这一运动。但是很快，板球运动与印度的民族

国家观念产生了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大众媒体

宣传、电视转播、商业推广和政府的支持都发挥

了重要作用，使板球完成了从体现殖民者价值观

念的运动到承载印度民族感情之载体的转变

（Appadurai，1996）。

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板球运动也是一个典型

案例。起初，英国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将这一运动

引介而来，希望当地人能够将精力投注在体育比

赛上，从而替代他们对猎头行为和部落战争的兴

趣。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接受了这项运动，但随即

用自身的文化逻辑对它原本的规则进行了改造，

在人数、服装、得分方式等方面都做出改变，甚至

加入吟唱和舞蹈的元素，以模仿传统的战争仪

式。正如纪录片《特罗布里恩群岛板球》的副标

题所言，它可以被理解为“对殖民主义的一种巧

妙回应”（Leach & Kildea，1975；Foster，2006）。

上述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现代体育在

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意义转型，这也是人类学后

殖民反思中的重要议题。如萨林斯曾关注过的，

全球化并非必然带来文化的全面同质化，相反，

现代性在很多地区被再生产为地方化、多元化的

文化。为了抵抗西方文化的入侵，文化上的本土

主义者们往往倾向于强调自身民族文化的连续

性，不断试图复兴仪式性的文化活动，并借此将

西方文化整合到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Sahlins，
1993）。闽南地区的篮球运动可以作为另一个案

例来讨论现代性和地方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这

一议题提供不同的视角。

三、球赛迎神：“美江杯”

与沙美村的清水祖师信仰

2022年 9月举行的“美江杯”企业篮球邀请

赛，是沙美村清水祖师诞辰庆典中的一个环节。

9月 5日（农历八月初十）凌晨，沙美村的村民们抬

着神轿，携着香烛，集体前往安溪清水岩谒祖进

香，这个活动是为了通过在祖庙中的祭拜，重新

强化神明的灵力。次日一早，这座神轿又回到沙

美村，在整个村子里巡游一周，以表示其神圣力

量对境域平安的护佑。其后，9月 7日至 11日间，

每晚都有村民出资邀请的来自厦门、晋江的高甲

剧团在村里表演。演出全部结束后，就轮到篮球

邀请赛开幕。在接下来的五天中，球赛把这场庆

典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在这个流程中，进香、割火、巡境和高甲戏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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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都是传统仪式的既有环节，篮球竞赛则是其中

的新元素。篮球竞赛如何嵌入这一传统仪式，对

这个过程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民间信

仰与现代生活形式交互融合的方式。

清水祖师信仰是闽南四大民间信仰之一，祖

师公其人是宋代的有德高僧，生前曾有修桥补

路、救死扶伤、设坛祈雨等功绩，被后世奉为神

灵。这一信仰在福建传播广泛，分灵各处，沙美

村祖师公宫就是其分灵之一。

沙美村的北面是五虎山，村子正好座落在山

的南麓尾部，因而被命名为“山尾”，后改为“沙

美”（闽南语谐音）；另一说，沙美是“金沙”和“美

江”的合称，前者指其临海的沙滩，后者指穿过村

落的东、西两溪。沙美村祖师公宫是村中的一座

古庙，不久前刚经历过重修，金漆红柱，在日光下

色彩明亮。关于它的历史，庙中有碑文记载：“明

朝年间，洪水泛滥。高厝滨海浮沉香木，上书‘高

厝关帝、沙美祖师’。村人迎木刻师像供奉于金

沙古地，师灵异伟绩，有求必应，保境安民，村人

崇颂。今因地势变迁大，而则水淹宫内外，乡贤

捐资重建。”（石狮市永宁镇沙美村祖师公宫，

1985）高厝指今石狮市外高村，金沙古地即沙美

村。明清时期，闽南沿海村落常有海上漂来神木

的传说，村民往往将这类木料雕刻为神像，沙美

村的故事也与此相类。按照香木上“高厝关帝、

沙美祖师”字样的指示，外高村和沙美村的村民

将拾来的“神木”一分为二，一半雕刻为外高村英

济庙中的关帝神像，另一半则雕成沙美村的清水

祖师神像。

后来，这座香木神像在“破四旧”运动中被毁

坏，殿宇被用作生产队的仓库。改革开放以来，

民间信仰重新兴盛，1985年庙宇得到重修，2000
年年底再一次扩建，达到了今天的规模。庙中一

共供奉八位神明，位于主位的是玄天上帝。在村

民从海上迎来神木之前，这座庙宇原本是供奉玄

天上帝的一座小庙，改建为祖师公宫后仍然遵循

原本的规制，将玄天上帝供奉在主神的位置，清水

祖师和观音菩萨分别位于玄天上帝的左右两侧。

如今，庙中有一位僧人负责日常洒扫看护，庙宇的

仪式活动组织则由“沙美村老人会”管理。

2022年，村民们商议再次重修神庙，因为庙

宇的油漆又有脱落。按照当地的习俗，为庆贺修

庙成功，这一年举行了盛大的进香活动，而且此

后几日，由老人会出面组织了大禅祖师文化节，

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美江杯”企业篮球邀请赛。

沙美村历来有舞狮的传统，村里还成立了石

狮市沙美狮阵武术馆，由于舞狮活动具有驱邪祈

福的意涵，每逢村内或附近村落的迎神赛会，庙

方常会邀请沙美狮阵前去庆祝。此次“美江杯”

篮球赛开幕的时候，狮阵也被当作开幕表演，似

乎显示着这一赛事与传统的仪式形式在功能上

有一定的相似性，并藉此产生了更紧密的连接。

关于沙美村第一次在清水祖师的名义下举

办篮球邀请赛，村党支部书记解释说，此前神明

诞辰时都只邀请高甲剧团演出，虽然高甲戏在成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宣传推广，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群，但是，“相对来

说，戏还是老人居多，中青年毕竟还是少，球赛的

受众就更广了，老中青都可以”。①在周边的村落

和社区，也有不止一位村委会或居委会干部用相

似的理由解释了在迎神赛会中以篮球比赛取代

戏剧演出的原因，永宁镇第三社区居委会主任就

认为，“现在看高甲戏的人比较少，一场高甲戏下

来基本上都要一万块以上，以前我们都要请过来

演三个晚上，就是一些老人，还有个别爱好的，一

场戏下来，基本上只有二三十个人在看，比较浪

费。篮球赛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男女都喜欢

看，在我们这边比较流行”。②

“美江杯”虽然是在 2022年首次举行，但在闽

南地区，以节庆、酬神为名义举办篮球比赛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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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久。据《石狮篮球史话》，在石狮市范围内，最

早有记载的是 1950年的普渡节赛事，当年的农历

七月，华侨捐资举办过“宽仁杯”篮球锦标赛。“普

渡”的风俗在泉州长期盛行，而石狮的活动尤其

热闹，筵席场面盛大，且时间往往长达一个月，当

地有谚语称“闻名龟湖大普事，刣鸡如鸟”，形容

杀鸡的数量之多，如同天上的飞鸟。1987年石狮

建市以来，为了抑制这种铺张的现象，政府部门

一直倡导移风易俗、神事简办，其方法之一就是

由市文体局与主办“普渡”的村落共同策划举办

文化体育活动，以取代以往的大型筵席、戏剧演

出等。2005年左右，蚶江镇锦江村即有举办球赛

以促进佛事简办的方案和活动。2009年，锦亭村

在进行十三年一度的大型“普渡”活动时，举办了

“锦亭杯”篮球邀请赛，此后，2010年蚶江镇莲塘

山前村十八年一度的“普渡”、宝盖镇塘边村十三

年一度的“普渡”，都曾举办过篮球邀请赛（曾华

福、蔡明阳，2014：33）。

在今天的石狮市，迎神赛会与篮球运动的结

合已经非常普遍，几乎成了新的定式。与篮球相

比，传统的什音、南音、高甲戏等表演在内容和形

式上与酬神仪式更具一致性，在意义上更是密切

相关。风俗改易后的今天，球赛已经成为迎神赛

会仪式过程中的一环。那么，篮球竞赛与迎神赛

会的结合产生了何种互相诠释的效果，是否改变

了篮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本身的文化意义？

四、现代教育与国民身体：

篮球运动的传播和在地化

篮球运动在石狮地区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

中，被赋予过多重的文化意义。篮球是一项很晚

近才出现的运动，1891年被美国人发明，其后迅

速传遍全球。彼时的中国正试图从内外困境中

寻找新的出路，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和模仿是其所

选择的路径之一。与此同时，在华传教士也尽力

扩大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力，现代体育运动正

属于他们有意推广的新事物之一。篮球作为现

代体育项目的一种，最初就是在教会学校中广为

流传的。1895年，篮球经由天津的基督教青年会

传入中国，与它的发明时间只相隔数年。其后不

久，1905年，香港的皇仁教会学堂也传入了篮球，

随即在华南被广为学习（谭政，2017：109-110）。

篮球的传入首先受到近代来华传教士体育

教育理论的影响，在他们对“人”的理解中，强健

的身体也是上帝造物之优良品格的一部分，而中

国的传统教育方式过度轻视身体和劳动，实际上

造就了不健康的国民（张慧杰，2010：20-22）。这

种意见在当时中国的新派知识分子中被广泛接

受。因此，包括篮球在内的各种西方体育运动在

教会学堂普及后，迅速影响到了诸多国立学堂。

知识分子的大力提倡也与近代篮球的迅速

发展密切相关，他们一方面认为篮球有助于培养

个人的身体和品德，同时也强调这种运动的普及

可以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1935年，由中华

全国体育协进会出版的《体育季刊》在其发刊词

中分析道：“体育之为用，不仅锻炼个人之身体，

抑且为延续民族生命之要素……近几年来，因强

邻压境，国势垂危。而国民之精神体魄，又复萎

靡不振。有识之士，心焉忧之。故盛唱体育救国

之说，以图振奋。”（王正廷，1935：10-11）这份刊

物一方面介绍了各种体育运动的训练方式，同时

也反复呼吁以体育促进民族的复兴。在此刊物

中，吴德懋提出：“篮球的运动是体育的一部分，

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因为

篮球运动的目的直接是健壮身体，增进技术；间

接是训练道德，发展智力，增进社交能力，以培养

健全的公民的一种教育。”（吴德懋，1935）《勤奋

体育月报》创刊时期相近，宗旨也有相似之处，强

调民族体育的军事化和大众化（马崇淦，1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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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刊物中有一篇题为《吾国应采用篮球为国民

游戏》的文章，同样为篮球运动赋予了砥砺国民

的意义（庄文潮，1936）。这一时期，身体的概念

已经不仅关乎个人的品性，也关联着兴国家、旺

民族的政治意涵。在这种意义上，现代体育被政

府和民间推广并接受，自 1910年召开的中华民国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③开始，篮球就是其中的一个

项目。

这种观念的影响，在石狮地区的篮球运动传

播中也可以找到些许线索。

在我国东南地区，除了基督教会的影响之

外，南洋华侨也是篮球运动普及的主要推动者。

石狮地区的篮球运动就是由华侨首倡。自 20世
纪 30年代起，归国旅菲华侨使篮球从学校向更广

阔的农村传播。1930年，石狮永宁金埭村举行过

一场篮球比赛，由旅菲华侨黄念打组建“金星”篮

球队，建灯光球场，举办邀请赛并设置奖项。《石

狮篮球史话》强调，“这是开创石狮篮球走向规范

化、正规化的先河”（曾华福、蔡明阳，2014：11）。

黄念打的事迹见于金埭黄氏家族编写的《金埭黄

氏家族近代杰出人才专辑》：“黄念打，生于光绪

庚子年，系属长房份，自幼聪明好学，擅长英语，

热爱家族事业，长期受任垊市名商詹杉个商行之

要职，多才能干。抗日期间，深具一生爱国爱家

精神，曾一度归乡，组织金鳌金星篮球队，开展文

体活动，积极响应抗日救国运动。返菲后，更热忱

投入抗日行伍，参加过垊市抗日先进组织，积极抗

日。垊市沦陷后，不幸被捕而壮烈牺牲，其爱国精

神，永垂不朽。”（金埭黄氏宗祠，2011）对于黄念

打而言，在家乡推广、组织的篮球运动，与他所参

与的抗日救亡活动同时进行，在自强救国的意义

上有很大的关联性。在他之后，当地的各种社会

团体，包括学校、青年会、妇女委员会等，以及众

多华侨们，都继续组织不同规模的篮球赛事，使

得篮球运动逐步在石狮乡村得到广泛普及。

简言之，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篮球运动最

早传入的时候，表达的是传教士对身体的理解和

教育实践；随后，知识分子和华侨们引导了其文

化意义的转向，篮球作为大众化的现代体育运

动，不仅被认为有益于国民的身体，进而与强国、

救亡的运动相关联，从纯粹的培养健康的人变得

更具迫切的实用意义。

“体育”这个概念，19世纪末自西方引介而

来，篮球运动在传入之初一直从属于这个概念，

被叙述为新式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无论其意在强

身健体或是救亡强国，都与现代化的思想线索紧

密缠绕。20世纪初期，中国的体育界曾出现过一

场“土洋之争”，讨论从西方引入的新式体育运动

与中国传统体育何者更适合当时的中国，篮球作

为新式体育的一部分，被一些保守者认为与中国

的传统文化之间有某种程度的隔阂。在这场争

论中，认同传统体育的知识分子提出，武术可以

被视为中国传统体育的代表项目之一，但应该对

传统武术进行科学化的改造，剔除其中与巫术、

鬼神相关的“糟粕”，同为传统体育项目的龙舟运

动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苑城睿、戴国斌，2023：
135-142；向军，2020；宋强，2016）。也就是说，中

国传统体育的原初意义并非强身健体，而是依附

于传统的信仰和节庆，被化约在其仪式意涵之

中。但即使是支持发展传统体育的知识分子，也

力图剥除这些对身体和运动的传统解释，并把传

统体育重新叙述为现代体育的一部分，传达对身

体的新式解释。由此可以看出，在 20世纪前期，

中国传统的身体观念，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信仰

和仪式，都与西来的现代体育思想有相当程度的

对立。20世纪初作为现代化体育思想重要载体

的篮球运动，在今天能与民间信仰仪式相结合，

进入地方的迎神赛会，其中必然经历了复杂的意

义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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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代体育的意义转型与再嵌入

今天的乡村篮球竞赛被戏称为“村BA”（模仿

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CBA［中国职业篮球联

赛］而命名），已遍及全国各地。在论及石狮地区

“村 BA”的特点时，研究者强调，它与节日和宗教

祭祀的结合极具当地特色（王子涵，2022：69）。

在《福建日报》的新闻报道中，受访者也同样特地

指出了这一点，“很多事情也随着篮球而改变。

‘看球的人多了，打球的人多了，喝酒的人就少

了，打架的人也少了。’龚松林笑着说，‘野球’甚

至把村里逢年过节都要请的戏班子都‘干’倒

了”。“在闽南村里办比赛，必须有喜事作为契机，

小孩周岁、老人生日、学校建成、祠堂落成、三年

除孝等都会成为办比赛的原因，而最隆重的要数

各种传统节日。”（肖榕，2022）看来，在今天的石

狮，广义上的“节”和“庆”都可以作为举办篮球赛

的契机，迎神仪式也属其列。

这种现象在石狮地区的最初缘起，是 1950年
举行的普渡节篮球赛。那时候，篮球还没有与传

统的文化意义产生勾连。1965年的晋江县政府

文件记载：“农历七、八月是过去‘普渡’及其他封

建迷信活动盛行的时期。近二年来，通过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大力开展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

的宣传教育和革命的文化活动，我县的‘普渡’及

其他封建迷信活动大大减少，有些地区基本杜

绝，并把这些封建迷信日子改为劳动生产日、爱

国卫生日等，开展正当健康的革命文体活动。”

（《制止搞普渡及其他封建迷信》，1965）“普渡”习

俗在这一时期仍然属于必须废止的活动之列，而

为了抵制这种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传统习俗，就需

要借助“现代的”文化形式来进行革命宣传，包括

举行体育赛事、宣讲革命故事、播放革命题材影

片等。篮球运动作为“健康的”体育运动，与迎

神、酬神的信仰意义仍然是对立的。对于当地政

府而言，为包括篮球在内的现代体育赋予革命性

并加以推广，非常适合用于取代“不健康的”旧习

俗，而且与政府自身的现代主义革命主张也是并

行不悖的。这是篮球运动与节庆、酬神产生的最

初关联，此时它们的关系还不是合作，而是替换。

政府出于移风易俗的理想主义愿景，试图以现代

化的文体活动转移民众的兴趣，取代以祭祀仪式

的形式举行的旧式活动。

自传入以来，篮球运动在石狮乡村经历了长

年的积累，获得了极高的普及度。20世纪 80年
代，随着民间信仰的复兴，传统节庆和迎神赛会

逐步恢复，政府的文化策略在新的思想语境中也

发生了改变，不再严格地禁止民间信仰活动，有

些信仰和仪式更是得到了积极的承认和保护，被

认为具有遗产价值。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体育与

传统节庆曾经的对立性不再被提及。在“普渡”

“佛生日”时举办的篮球赛与宗教仪式不再非此

即彼，反而呈现出密切的结合，两条历史线索在

此汇集，融入同一的意义空间。

在不同的村落，以神明诞辰的名义举办篮球

赛时，规模、形式有很大的相似性，但这种竞赛传

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出于什么契机产生

的？社区管理者们多以为已不可考，或有些时候

只是源自相当偶然的事件。石狮市永宁镇南门

社区的情况就是一例，这个区域的挡境神是“章

元帅”，在其庙宇章帅府对面，建有一个戏台和一

个篮球场，两者的空间有一部分是重合的。现

在，这两种活动都相当活跃，篮球赛不时举行，每

逢神诞也会上演高甲戏。但当地人说，在 20世纪

90年代，这座庙宇重修时，其管理者和建筑团队

曾发生过一些冲突，建筑师傅由此心怀不满，在

庙的一面墙上画了一只下山猛虎，并在农历虎

年、虎月、虎时点了虎眼。这被认为在风水上是

十分凶险的。点过虎眼之后，南门区域就逐渐出

现了一种说法，一旦在南门区域演戏，当地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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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灾祸，导致居民无故患病、受伤或是死亡。

因为无论演出什么种类的戏剧，基本上都会用到

锣鼓，而鼓声被认为可以震动阴阳，叫醒鬼神。

一旦打起鼓来，这只被赋予灵力的“老虎”就会被

吵醒，危害这一区域的居民。因此，在寺庙完工

后的近十年间，南门地界再也没有演过戏。于

是，章帅府的管理者决定用篮球赛事代替戏剧作

为酬神的活动。每逢神明诞辰，庙里都会组织村

际篮球比赛。直到再一次重建庙宇，削去了老虎

的壁画之后，社区才恢复了戏剧演出。④这一事

件虽然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但也可以看出，在

这一时期，对于村民而言，戏剧和篮球赛事所承

担的功能已经非常相似，都具备酬神的作用。虽

然戏剧演出在迎神仪式中具有深厚的传统根基，

篮球赛的出现尚且不能完全替代其意义，但在特

定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已经可以部分地相互协商

与转义。

在今天的石狮地区，越来越多的村落直接以

地方神明或节庆来冠名篮球赛。沙美村的大禅

祖师文化节就是一例，类似的活动还包括石狮市

锦尚镇东店村的“恭迎普渡公文化节”篮球邀请

赛、晋江市龙湖镇后坑村“城隍杯”篮球邀请赛，

等等。而且，在这些以“文化节”为名义的迎神赛

会中，篮球竞赛往往与戏剧、舞狮等各种传统的

身体技术展演同行并举，例如，在沙美村这个有

着舞狮传统的村落，狮阵表演被作为“美江杯”篮

球赛的开幕表演，在仪式上具有高度的连续性。

人类学对于身体与仪式之间的关系，历来有

诸多个案探讨，戏剧、舞蹈和竞技都可以作为仪

式的一环，承载着仪式观念的表达。如拉德克里

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在《安达曼岛人》

中所讨论的，社会可以通过仪式习俗来引导人们

之间的关系和情感倾向，在当地的媾和仪式中，

参与双方就是通过身体运动宣泄敌对情绪，达到

在仪式中化敌为友的目的（拉德克里夫-布朗，

2005：179-187）。在传统的迎神赛会中，南音、高

甲戏、舞狮舞龙等表演都是其中的重要环节，承

载着仪式观念的表达。篮球竞赛进入仪式过程

中，并与其他类型的身体技术构成可以相互替代

或同时演出的关系，或许就表明，这一时期篮球

竞赛中传达的身体观念，开始真正全面地与民间

信仰的文化意义相融合。

篮球与信仰的关系变化，还有一个外在因素

不可或缺，就是二者在空间上的连续性。在石狮

的乡村中，许多篮球场都建造在祠庙的周边，与

附属于祠庙的戏台建筑相邻。以沙美村为例，村

中共有三个篮球场，都是华侨、村民捐建的，举办

这次大禅祖师文化节“美江杯”企业篮球邀请赛

的群兴篮球场建于 1975年，就坐落在祖师公宫的

右侧。又如永宁镇南门社区章帅府的庙前空间，

篮球场地设置在戏台的正前方，与观众看戏的广

场重合。传统戏台直面庙门的设计，使得台上的

表演同时起到娱人和酬神的作用，出于同样的原

因，在庙宇正前方展开的篮球竞赛，或许也可以

与庙中的神明形成对话。谈及选址原因的时候，

当地人大多认为，篮球运动需要一定的场地，而

村里的建筑物非常密集，只有神庙和祠堂周围有

较多的开阔地，能够提供足够的空间。而从民间

信仰的研究出发，庙宇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传

统的中国社会中，庙宇是汇集各方人流的传统公

共空间，“从福利、紧急救济到市场、社区欢庆、朝

圣、娱乐、友善社交、非正式政治聚会和旅行”，不

同种类的大规模活动都在这一场所中举行，并对

当地的社会文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韩书瑞，

2019：20）。篮球作为一种公共性的活动，在祠庙

周边举行，也是符合传统空间格局的。

戏台的建造依附于祠庙，因为它的演出功能

与酬神、敬祖的仪式意义是紧密贴合的。而篮球

运动在起步之初完全不具备这一意义，本没有与

酬神相联系的意图，在特定历史语境里，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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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取代敬神活动的。然而，这种相反的意图却

在后来被顺利逆转，或许部分源于祠庙与篮球场

在空间上偶然却又天然地形成了高度的连续性，

为日后在仪式过程上的连续性预设了外在条件。

相比于戏剧，篮球竞赛既可以作为节庆酬神

活动的一环，也对维系村落社区认同具有一定的

功效。很多镇级和村级的比赛会对邀请职业外

援做出限制，保证队员主要由本镇、本村的居民

构成。例如，2023年“泉郡南门外廿一都莲塘村

恭迎普渡公民俗文化节庆典”镇级篮球邀请赛就

做出了如下规定：“本次比赛以本镇（街道）出生

地或户籍为主，可以两名国内外援，国内球员每

天可以更换。在本镇、街道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

能提供工作证明可以参加比赛。”（莲塘村老年人

协会，2023）球队以村落为单位进行组织，一定程

度上也构成了共同体内部性的象征。尽管很多

球队由企业冠名，但企业只是为球队提供部分经

费和装备，球员自身并不以此维生，竞赛仍旧是

作为一种业余的娱乐与节庆活动而存在，区别于

独立的商业化竞赛。在评论比赛的胜负时，村民

也更多是谈论社区的组织能力和声望，并支持自

己社区的队伍。村落社区中挡境神的进香、巡境

活动本就具备强化社区认同的作用，而球队的组

织、训练与竞赛都配合着这一仪式活动，彼此融

合，相互强化。

另外，篮球竞赛的对抗、竞争性质，恰恰也是

迎神仪式中的常见元素。闽南民间迎神赛会中

的巡境仪式常常伴随着铺境社区之间的械斗，这

种现象自明清以来就十分普遍，社区之间的竞争

和对抗关系可以通过仪式性的冲突得到集中的

呈现。现代体育赛事也有相似的竞争性质，今天

大型的体育竞赛常常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出

现，成为对真正的对抗和冲突的一种替代性表

达。当然，现代的篮球竞赛和传统的闽南械斗之

间并没有直接的承接关系，但是我们或许可以猜

想，在械斗现象已经趋于消亡的今天，体育竞赛

中的身体对抗，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表达出类似

的仪式性对抗因素。

从 20世纪中期开始，篮球运动与以“普渡”为

代表的民间信仰出现相关性，虽然最初是出于改

造传统节庆的目的，但接下来，篮球比赛和迎神

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重叠使两者形成了一种

新的结合，构建了现代和传统两种时间的连续

性。篮球赛成为传达信仰文化的新的表达方式，

与此同时，传统信仰也附着到了一种现代载

体上。

在这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区分出

两条线索。篮球运动最初传入中国，传递的是所

谓“现代”的身体概念和知识。此后，随着它与处

于颓败危机中的中国所发生的救亡运动相结合，

个人的身体迅速被化约为国民身体的一部分，强

健的身体与强健的民族性被联系在一起，成为一

个国家层面的问题。体育运动因而产生了新的

象征价值，被赋予了救亡的意义，也成为现代化

的一个表达形式。在这一过程中，篮球运动的传

播发展与后殖民研究者所提供的案例有一定的

相似性，将西来的现代化理念与民族意识之间的

分与合，以及国家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呈现出来。

而在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发展中，出现了

不同于这一框架的意义线索。篮球运动持续兴

盛，渐渐不再强调民族意识所赋予的意义，而是

呈现出更多元化的面相，其中的一种路径，即是

与民间信仰相结合，突出了以村落为单位的社会

关系。比赛本身虽然并不具备超验性的意义，但

在地方挡境神的名义下举办，作为敬献给神灵的

表演的一部分，就具有了面向超越性的暗示意

义，同时，也没有丢失这项运动强身健体和竞赛

的功能。另外，篮球赛的组织过程也是对村落或

角落社会关系和集体信仰的再度确认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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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迎神赛会为名举办的大量村级篮球赛，带来了

篮球文化的不断活跃，促使各个村落都积极组织

自己的球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团结乡邻的作

用。在这一地方性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地方性

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不再被明显地表达为区隔

或对抗，而是相互关联与融合。

当篮球竞赛以民间信仰为名举行，它就从最

初的政治化语境中脱离出来，不再与国家的文化

符号紧密结合，也并不与西方的文化殖民产生对

话关系。相反，在赛事的组织上，社区承担了主

要的工作，政府仅仅扮演监管的角色。并且，正

如后殖民研究者所指出的，体育的意义具备高度

的可塑性，往往会在地方的文化实践中被重新解

释。虽然篮球竞赛最初是作为现代观念的载体

而出现的，但它自身所具备的游戏性，以及其仪

式性对抗的外在形式，都使得它能够更容易与迎

神仪式相结合，从而嵌入地方性的社会关系和象

征体系之中。

从当代的地方性实践中，我们更能够识别出

民间宗教自身对其所处时代新事物的接受和消

化能力，它所经历的这种自我革新过程，在历史

上曾经多次发生。例如，今天的民间仪式中，烧

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香料和烧香敬神

的行为也都曾是舶来之物。在明代，香料一度被

认为是“番香”，并被禁止贩运，经历了国家与地

方的复杂文化博弈之后，最终人们还是日渐接受

了焚香通灵的习俗（王铭铭，2005：140-144）。也

就是说，在外来文化与民间信仰的碰撞中，政府

的本土主义主张往往并不能抑制民间对舶来品

的接纳和重新解释，并且，这种文化转义现象的

历史动力并不在于现代化的出现，而是内在于民

间信仰的文化结构中。后殖民理论下的体育研

究往往从政治性的视角出发，强调地方性与现代

性之间的对抗和改造，而在石狮地区的案例中，

民间信仰对篮球竞赛的地方化挪用，更多源自其

自身的内在动力，呈现出另一种现代性与地方性

的和解方式，与后殖民思潮下的讨论既有可参照

之处，又可以引出超越这一框架的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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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shaping the contours of this transnational second-hand clothing trade. The pres‐

ence of Chinese second-hand clothes in the Kenyan market signifies more than just the addition of imported con‐

sumer goods. These items are deeply embedded into local socio-economic frameworks and cultural productions,

diversifying the available choices for local residents in their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festyles.

Keywords: China-Africa relations, transnational commodity flow,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secondhand clothing

Transpostion of Bodyhood: the Idolatrous Procession and Rural Basketball Game in Shishi 213

Zhao Maner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basketball game and folk beliefs in Shishi City, Fu‐

jian Province, and discusse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two.

Two transformations are noteworthy. Basketball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itially con‐

veying a modern understanding of the body, and later becoming a way to shape the citizens' bodies of a new na‐

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ism. Since the 80s, it has been increasingly absorbed by traditional folk beliefs

and ceremonies, and has become a common part of the idolatrous procession. This complex historical process not

only reflects the conflict and mutu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locality and modernity, but also shows the endoge‐

nous power of folk beliefs to absorb and integrate other cultural forms.

Keywords: idolatrous procession, rural sports, basketball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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